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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政治化的危机与启示 

——对近十年巴西政坛的实证分析 

朱卿元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特别行政区，999078；3029618992@qq.com） 

摘  要：本文以近十年巴西政坛为例，对身份认同政治化的危机与启示展开实证分析。身份政治基于后现代主

义价值观，强调身份多样性和价值多元性，但其狭隘性破坏了平等自由原则，掩盖了社会不正义的现实，削

弱了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并成为左右翼政治宣传的新工具。巴西复杂的族群结构使其身份政治问题

尤为突出，2018 年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的博索纳罗当选总统，加剧了反自由主义、反多元主义倾向，导致族群

身份政治化，社会分裂加剧。巴西身份政治化的原因包括教育与城市化加速、国际政治周期规律影响、社会

经济结构不平等以及内部政治生态碎片化。巴西的案例为中国提供了启示，身份政治具有双重性，需谨慎对

待，寻求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和谐共处，以维护社会整体稳定。 

关键词：身份政治；后现代主义；巴西 

引言 

被成为为“民族大熔炉”的巴西，种族的多样性一直都是其社会的特征。虽然自 1888 年巴西便废除了奴

隶制，但是原先来自与社会地位的种族歧视转变为了更纯粹的从生物学角度上的歧视，肤色和血缘上的歧视。

巴西的族群逐渐标签化、符号化，成为了巴西人社会交际中的文化背景。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在巴西推

行的“种族民主”政策成为巴西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共识,群众对“种族民主”的理念深信不疑[1]。虽

然 1995 年之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公布的关于巴西政府实施种族歧视的调查报告让巴西民众知晓国内存在严重

的种族问题，但是由于“种族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结果并未产生如何实质性的进展[2]。而巴西于 21 世纪

初启动肯定性行动计划，在面对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中，逐渐向着身份政治的方向进行转变。 

1  身份政治的特点 

身份政治是建立在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之上的，它深刻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逐渐放缓的背景下，人们对于

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人们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反思和质疑，特别是对于那些

一元化、同质化的现代价值体系的批判。身份政治强调的是价值多元性和身份多样性的合理性，认为每一个

人都应该有权利去表达和追求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而不应该被强制纳入某种统一的框架或标准之中。巴特

勒认为后现代在于：“试图用越界—解构的手法，在性别、人种、性取向及种族等方面松开概念对我们思维

的束缚，要求我们采用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立场，认识差异，接受社群中的‘他者’[3]。”罗奈尔得所认

为后现代身份政治是“正在重塑政治冲突的社会基础、人们支持政党的动机、所支援政党的类型以及他们实

现其政治目标的途径[4]。” 

第一，身份政治的狭隘性对平等自由原则的破坏。诸如“黑命贵”、“彩虹旗”、“sweet baby”等社会

运动，揭示了当代西方政治从公民身份向族群身份的根本转变。在此过程中，公民身份所赋予的权利被重新

诠释为特定的、单一的族群权利。原本应当属于所有公民的平等和自由，现在被某些特定族群所独占，从而

导致了权利的不均等分配。因此，个人主义在身份政治中的过度运用导致原本边缘群体争取自由平等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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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扭曲，演变为部分群体构建功利性特权政治的幌子。这些群体往往以自己的身份为由，要求社会给予他

们更多的关注和资源，从而使得社会资源分配更加不均。朱炳坤指出，“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关系受到种

族身份等现实差异的限制，导致平等的关系只能够在某个群体内部得以维持[5]。”这专注于狭隘单一族群的

身份政治严重破坏了传统民主政治对话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引发西方民主政治的衰退。 

第二，身份政治所赋予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社会不正义的现实。在实际的权利运动中，不难观察

到族群的荣辱感被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当个人权利遭受侵犯时，往往从个人身份的角度出发，进而控诉扩展

至对符合该身份标签的群体的侵害。这种带有强烈理念色彩的权利诉求，通常具有激进性和变革性。民粹主

义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它通过简单的民族认同和价值需求，掩盖了背后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峻的阶级斗争。

当某一理念被提升至“正义”的高度时，这些权利斗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因为此时它们直接寄托于个人情感

之上。正是基于此，后现代的政治议题从对经济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关注，转向了不同身份间

的歧视问题以及价值观冲突的文化议题。 

第三，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它对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产生了显著的削弱效应。在当今社会，身

份政治所倡导的权力逻辑是“以个人为中心，情感至上”，这与传统西方政治逻辑中的“个人主义、理性至

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身份政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生态，在这个生态中，个人权利被赋予了至高无上

的优先级，颠覆了理性主义作为衡量个人利益最佳标准的传统生态。这种新的权力逻辑导致了在身份政治中，

争取权利而对政治权力进行限制的行为日益减少，与此同时，社会群体之间在权利上的对立和冲突变得愈发

频繁。这种对立和冲突不仅体现在社会运动和公共讨论中，还渗透到了政治决策和立法过程中，使得原本旨

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制衡机制变得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 

第四，身份政治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媒介，其在西方已超越了传统左翼政党的范畴，演变为左右翼政治

宣传的新工具。以美国当前政治格局为例，两党都在大力提高对边缘群体的权力，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

和平等。美国左翼强调边缘群体权利的保护，旨在打破主流文化同化趋势，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右翼则

回应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心理诉求，强调塑造白人民族认同。 

2  巴西的身份政治 

巴西在族群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作为葡属最大的前殖民地，巴西大量输入奴隶进入本国，大量的人口使

葡属美洲的原住民大规模的消亡和被同化。现如今巴西的主流群体大多为欧洲白人、非洲黑人的后裔，在相

互通婚的过程中，巴西也产生了大量的混血儿。另外，在上世纪以日本为代表的移民大批涌入巴西，使得巴

西本国族群结构十分的复杂。多元的族群结构难以全部融入国家的主流文化当中。让大量的国民无法产生对

本国文化的认同。大量的族群让巴西国内产生不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这也会导致一些处于边缘的族

群无法产生对于国家的认同，只会大量加强对于所属族群的认同。 

在巴西身份政治中作为标志性的代表事件就是 2018 年 10 月 28 日，巴西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的博索纳罗正

式成为巴西的第 44 届总统。这意味着在欧美集体右转的浪潮以及波及到了第三世界，同时也意味着由巴西左

翼政党长期把握的巴西政坛陷入了左右拉锯时期。 

而在博索纳罗执政期间，整个巴西出现了反自由主义、反多元主义的倾向，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再次抬

头。而在国际事务上博索纳罗紧跟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理念，进行了大量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的外

交措施。和拉美周边国家关系逐渐趋于紧张。同时在身份政治上，女性、“LGBT”、少数族裔和土著居民权

利都遭到严重侵犯，族群身份逐渐政治化。甚至出现了人为修改自己人种的行为。阿德里安娜·吉马良斯在

2016 年选择认定自己为棕色人种，而在成为博索纳罗总统支持者后，她改为声称自己为白人。这种行为代表

着在巴西国内，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已经出现和政治认同高度绑定的情况。这种高度强调个人身份的政治宣

传无疑是可以号召大量选民的最佳手段。在 2016 年的大选中，博索纳罗正式通过将惩治腐败作为自己上任后

进行社会变革的重要切入点。这种利用民粹主义和政治仇恨为口号的动员手段，使得博索纳罗成功击败国内

的建制派，成功当选总统。 

身份政治的宣传使得政党有了稳定的选民群体，通过身份政治宣传得来的选民对于该政党有着极高的信

任度和忠诚度，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负面政治新闻的认同感增加。选民为会采取一切手段去诋毁敌对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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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多表现为对对立党派的强烈敌意和不容忍，甚至扩展到对持不同政治观点的普通公民的敌对态度。

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就存在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歧经常沿着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界限划分。这种

高度极化、相互对立的政治氛围使政治妥协变得困难，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巴西左翼政党劳工党候选人卢拉打败博索纳罗，再次当选巴西总统之后。虽然博

索纳罗本人已经承认自己的败选结果，但是依旧有大批博索纳罗支持者不认可选举结果，在巴西多地举行抗

议活动。甚至在 2023 年 1 月 8 日，共计数千名博索纳罗的极端支持者爆发强闯国会大厦、联邦最高法院和总

统府游行示威活动。这次骚乱导致了上千人被逮捕。该事件在本质上与两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进行

的“国会山暴乱”有着相似性，揭示了极端政党支持者的增加趋势。这些带有“群体属性”的极端政党支持

者们在近年来的冲突中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在总统选举等关键政治性事件中，这种趋势表现得尤

为突出。 

一方面，巴西长期以来将自己视为一个种族和谐的典范，常常称呼自己为世界种族熔炉，但另一方面，

黑人、原住民和棕色人种在政治和社会中仍然遭受歧视和边缘化。这种认知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广泛的

讨论和抗议，推动了对种族平等问题的重新审视。巴西政府也开始采取一系列肯定性政策，来解决弱势族群

中的不平等问题。在 2001 年，巴西联邦政府宣布实施肯定性行动配额计划，旨在增加非白人在高等教育和公

共服务中的代表性。这一事件标志着巴西本国国内的政治逻辑从之前对边缘群体的重要转移到对个人身份上

的重视。但是随着政治极化的出现，精英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巴西政府的改革也面临更多

的不确定因素。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很大的阻力和争议。一些人认为这些措施是必要的纠正手段，而另一些

人则认为它们是一种逆向歧视。 

3  巴西身份政治化的原因 

对于巴西目前政坛的实例分析，可以将身份认同政治化的原因分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与城市化的加速。巴西大力推行的教育改革使得新一代巴西青年们的读写能力和国际交流能

力大幅度提高，让他们能在新媒体上更轻松地就接触到以欧美为主导的多元文化。进而对巴西原先的传统文

化进行了渗透与改造。其次，城镇的高速发展使得巴西国内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大量居住在贫民窟的国民

对于自身身份标签更为看重，从而加剧了身份政治化。 

第二，国际政治周期规律。自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原因，全球化的步伐开

始放缓。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国内极右主义开始抬头，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同时，通过人权指控等手段，

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身份政治的概念。同时。巴西所处的拉丁美洲在 2019-2022 年期间，针对委内瑞拉马杜罗

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各个国家处于高度政治分化的局面，这种政治色彩强烈的矛盾使得拉丁美洲地区一体化

进程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进而引发了巴西内部身份认同的政治化的加剧。 

第三，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等。陆屹洲认为“在不平等的经济基础上本就难以产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

党, 而巴西总统制下大量政党组织的碎片化则进一步放大了其民主体制的不稳定性[6]。”巴西长期都处在者社

会底层群众与社会精英阶级的博弈，虽然底层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选票推出一名总统，但是精英阶级往往都

能通过对巴西政权体制的利用来制约总统的权力。这也就导致了巴西左翼政府上台无能为力，只能维持富人

的生活；而巴西右翼对于底层人民的问题保持忽视。加上巴西总统四年一度的选举制，使得巴西国内形成左

右翼的互相指责、新政府政策推翻旧政府政策的恶性循环中。真正的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因此

底层选民在选举中会更加倾向于一个强有力的总统。而这类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往往比较极端，在他们上台后

为了稳定自己的选民，会强制命令政府推进落实自己竞选时承诺的内容，进而会使巴西政治呈现出激进化趋

势。同时，选民为了维护自己选举的总统，会用更加激进的手段去对待同自己意见不同的群体。这种行为加

剧了身份政治化的进程。 

第四，巴西内部政治生态。从巴西的历史出发，并没有出现剧烈的社会革命，这就使得巴西内部的政治

生态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同时也让巴西民众对于现有民族体制越加不满，进而将希望寄托给在西方主导的

全球文化中，学习并获得政治经验。这也使得巴西面临国内党派林立的现状，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统领其他 30

多给政党，甚至于总统往往都是由政治联盟中产生的。在当选之后为了更好的、有效地治理国家。就必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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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执政联盟，争取中间派系的支持。作为汇报，执政联盟必然会指定一系列利好边缘群体的

政策，如允许女性堕胎、同意同性恋结婚、提高印第安土著的权利等政策。这些政策的执行无疑又一次加强

了身份政治的概念。 

4  巴西身份政治给中国带来的启示 

在这次的金砖国家会议上，巴西又一次释放无意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信号。究其根本，是因为

巴西内部身份政治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性所导致的。巴西政坛的复杂性使得巴西政府在面对“一带一路”倡

议时显得格外谨慎。一部分高官认为加入“一带一路”能够吸引中国大量投资，给巴西经济注入活力；另一

部分则担心此举会损害与美欧的关系，尤其是美国这个强势邻居的感情。因此巴西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一

直都是保持举棋不定的态度。 

同时，来自与美国的压力一直都是巴西无心参与的原因所在。美国一直将南美洲作为自己的后花园，美

国会对巴西准备加入“一带一路”的发言出迅速反应，进而影响巴西国内民众的情绪。同时，美国政府也可

以通过利用巴西国内 NGO 组织来发动民众， 给巴西政府施加压力。如何在与中国及金砖伙伴深化合作的同

时，保障与美欧的传统关系不受到猛烈冲击，这将成为巴西外交政策的一大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7]。

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双重性质，既能够保护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族群的权益，又可能在无

形中加剧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这使得我们在关注社会中的边缘群体时，必须采取一种更为谨慎

和稳健的方式，来确保这些群体的利益得到合理的提升和保障。同时，我们还需要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使得

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能够和谐共处，避免因过度强调身份差异而导致的社会撕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在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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